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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的江陵书写

毛露孟  许连军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434023)

  摘 要:“禹划九州,始有荆州。”荆州,古时亦称江陵,历史悠久,为风流渊薮。要了解这座城

市,必须阅读关于这座城市的文本。诗歌作为文本的一种,自然不能被忽视。唐代的江陵诗歌中,
蕴含了江陵四个方面的城市意象,即自然景观意象、农业文明意象、历史文化意象、特色风俗意象。
由此来认识唐代诗人对江陵的城市书写,可以探讨唐代诗人笔下的江陵地方特色,以及隐含其间的

历史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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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陵历史悠久,交通发达,为风流渊薮。历代有

大批文人墨客,以其诗写江陵。屈原咏《橘颂》又《哀
郢》,阮籍吟“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李白唱“山
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杜甫歌“结缆排鱼网,连穑

并米船”……诗歌中的江陵意象,江陵的书写,清晰

而生动。朱光潜言:“诗是人生世相的返照。”[1](P49)

诗自然也可以反映一座城市的歌哭欢笑,兴替变迁。
唐人对南朝人“奢靡”的生活虽不着佳词,但未必不

心向往之。唐人对南朝的诗人、诗作颇多喜爱,魏征

于《隋书·文学传序》中言“自汉、魏以来,迄乎晋、
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也。暨永明、天监之际,太
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2](P1163),主张

“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2](P609)。
且江陵为南朝时期宋、梁国都的所在,唐人自然对其

有较深的情结。本文从唐代的江陵诗入手,来认识

江陵在唐代的城市文化形象,感受其历史意蕴。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言:“意象赖以存在

的要素是象,是物象。这些物象,经过诗人审美经验

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
又经过诗人思想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

格和情趣,再进入诗中就是意象。”[3](P62~63)他认为

意象可以分为五大类:自然界的,社会生活的,人类

自身的,人的创造物,人的虚幻物。[3](P63)借助袁行霈

先生的分类标准,本文将唐诗中江陵意象分为自然

景观类、农业文明类、历史文化类、特色风俗类,以此

来结构全文。

  一、自然景观意象:傍水依山

江陵南临长江,北依汉水。《山海经》关于水神、
神水的记载,屈原、宋玉作品中水意象与物象的融合

都表明楚人“尚水”,历代有很多诗人笔下的江陵都

与水意象相关。早有阮籍笔下的“湛湛长江水”,也
有阴铿在江津送友人时写下的“依然临江渚,长望倚

河津”。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长江水自然成了诗

人描写江陵的典型意象,发展到唐代,则因其为著名

的交通要道和商业重镇而更为突出。
唐人书写江陵的诗篇数不胜数。张九龄在荆州

留下了很多思深力遒的诗篇。其《登荆州城望江二

首》,见“滔滔大江水,天地相始终”,“东望何悠悠,西
来昼夜流”。又《登郡城南楼》望“淡淡澄江漫,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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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鸟急”。诗人被贬荆州,虽为长史,实为“楚客”,
“凛秋”之际,“惆怅”良多,在登楼远眺之际,遥想当

年楚国盛世,今见累累陈迹,难免感时伤怀,加之年

事已高,更有“逝者如斯”之叹。表现出了诗人的忧

国忧民,而决不是计较个人得失的政治品格与政治

情怀。再者,诗人经常登荆州古城楼,遥望故乡,见
浩瀚长江之水而生“海上生明月”的联想:明月从地

平线上升起,从古城楼上望去,就好像从浩浩长江的

浪潮中涌出一样,从而想到远在天涯海角的亲友,此
时此刻也与诗人同望一轮明月,思亲怀乡之感更添

几许惆怅。李白自称“一生好入名山游”[4](P456),曾
两次漫游至江陵。其因永王李璘获罪流放夜郎,后
来在途中被赦放时,一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

陵一日还”,将诗人惊喜交加的心情,注入进这浩荡

奔腾的长江水。再次漫游至荆湘地时,诗人见江水

明亮碧绿,浩浩荡荡,沸沸洋洋,与天平齐,写下了

“江水绿且明,茫茫与天平”的诗句,既描绘了一幅美

轮美奂的长江动态图,也将遇赦东归的喜悦心情完

美地倾注在了这大好春光的景物描绘之中。
水是江陵的眼神,是这座城市最明亮动人的所

在。《诗经》的“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
可方思”;《楚辞》的汀洲杜若,桂棹兰枻;乐府里的

“两桨桥头渡”;唐诗中的“停船暂相问”……正如胡

晓明所言:“几千年最好的中国文艺,都有此一幅‘眼
神’,盈盈水间,凝眸而视。”[5](P69)

江陵的烟雨,浩渺迷茫,是李白《荆门浮舟望蜀

江》中的“流目浦烟夕”,是刘禹锡《堤上行》中的“江
南江北望烟波”,是温庭筠《渚宫晚春寄秦地友人》中
的“凫雁野塘水,牛羊春草烟”,是罗隐《宿荆州江陵

驿》中的“异时烟雨好追寻”。荆沙水国,浩渺如烟,
自然有了“苍苍云梦田”的独特景观。

山与水,是诗人笔下永恒的结合。李百药在《郢
城怀古》中言“林泽窅芊绵,山川郁重复”,使得山重

水复彼此交错的江陵城,犹如画卷一般在眼前展开。
唐人于江陵,常常登高远眺,抒己情怀。陈子昂

在《登荆门望楚》中言:“城分苍野外,树断白云隈。”
楚国的城邑呈现在广阔的原野之上,林木也延伸到

天边的白云之下,这与李白笔下的“山随平野尽,江
入大荒流”不谋而合,是广袤平野与林木绵延的完美

融合。张说《奉陪登南楼》见“远水树外明,近岩雾中

见”,《登九里台题樊姬墓》望“漠漠渚宫树,苍苍云梦

田”。李白在《荆门浮舟望蜀江》看“芳洲却已转,碧
树森森迎”。杜甫《江陵望峡隘》言“青山若在眼,却
望峡中天”。白居易《登郢州白雪楼》望“青山簇簇水

茫茫”。诗人所咏,丝毫没有现代园林的做作之风,
呈现的是一种傍水依山的自然亲切之感。

根据现代人文地理学对“地方”与“地景”的区

分,前者是“观者必须置身其中”,“有生活特质”的;
而后者“是个人强烈的视觉观念,观者位居地景之

外”,不住在地景里,只是观看地景。前面所举虽描

绘江陵的江水山川风景,但不具居住与生活的意味,
没有人的劳作与交往的特点。而江陵为水乡,不是

纯粹的城市文明,而是以农桑、渔樵文明为主体以及

城乡文明的结合。因此,探讨江陵文化的风土人情、
地方特色、美感经验、文化精神内涵,还需要将日常

劳作与生活合一化、人情化、文本化。

  二、农业文明意象:鱼橘芰荷

江陵水乡,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李白青年

时期离开家乡漫游楚地,其抱着“使寰区大定,海县

清一”[6](P1521)的 志 向,决 定 “仗 剑 去 国,辞 亲 远

游”[6](P1544),从蜀州出发,下三峡,游览楚国故地。他

写下了诸多诗篇,表达了对江陵山水的热爱。如“荆
州麦熟茧成蛾,缫丝忆君头绪多。拨谷飞鸣奈妾

何”,麦子成熟时节的江陵,茧已出蛾,家家煮茧缫

线,布谷鸟也在歌唱。古时江陵一带的民歌极其丰

富。李白的诗善于从六朝乐府民歌中汲取菁华,这
首语言清新的《荆州歌》显然是他学习民歌的结果,
如以“丝”为“思”就是民歌中常用的手法。此诗虽然

表达的是女主人公的思夫之情,却也能从中感受到

江陵水乡的农桑文明。
杜甫未到江陵之前有《江陵望峡隘》,也把江陵

白鱼如玉、云沙静好的风貌描绘得令人心向神往:
闻说江陵府,云沙静眇然。
白鱼如切玉,朱橘不论钱。
水有远湖树,人今何处船。
青山若在眼,却望峡中天。

在杜甫笔下,江陵白云飘荡,沙洲分布,景色幽

静。这里的白鱼大而肥美,鱼儿好像经过雕琢的白

玉,朱红色的橘子挂满了枝头,一切都是丰润富饶的

样子。
不得不说,唐代诗人眼中的江陵是温柔的。杜

甫向来颇爱赞美江陵水乡的生活,如“春日繁鱼鸟,
江天足芰荷”(《暮春陪李尚书、李中丞过郑监湖亭泛

舟》),春光明媚,鱼鸟繁生,菱荷满塘,水天一色的江

陵城,也是“结缆排鱼网,连樯并米船”(《江陵舟

中》),渔人排网、米船紧挨的鱼米乡。韩愈也以“轻
浪参差鱼动镜”(《寒食日出游》)描绘江陵城,好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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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可爱。王建作《江陵道中》:“菱叶参差萍叶重,新
蒲半折夜来风。江村水落平地出,溪畔渔船青草

中。”将其在江陵道中所见之景化成文字符号:菱叶

参差,新蒲青草,江村水落,溪畔渔船。
江陵水乡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美妙? 唐人留下了

什么美感经验? 简单而言,即“无声的歌唱”。他们

描绘江陵的文字与画面,就是本然的抒情符号。江

陵水乡应得一个“清”字。它具有农业人生的自然真

朴之美,这种古典的天籁之美产生于舟子渔夫的棹

歌之中。
“朱橘芰荷”似乎是唐代诗人的偏爱。江陵红橘

满园,芰荷飘香,是典型的江村水落形象。元稹写

“紫芽嫩茗和枝采,朱橘香苞数瓣分”(《贬江陵途中

寄乐天、杓直、杓直以员外郎判盐铁,乐天以拾遗在

翰林》,又言“襄阳楼下树成阴,荷叶如钱水面平”
(《过襄阳楼呈上府主严司空楼在江陵节度使宅北隅

(原注)》)。杜牧作《江上偶见绝句》:“楚乡寒食橘花

时,野渡临风驻彩旗。草色连云人去住,水纹如縠燕

参差。”寒食橘花,野渡彩旗,草色连云,水纹燕飞,一
组简单的意象,却将江陵的温软美好,刻画得丝丝入

扣。皮日休因《送从弟崇归复州》见“处处路旁千顷

稻,家家门外一渠莲”,罗隐则《宿荆州江陵驿》闻“风
动芰荷香四散,月明楼阁影相侵”,而张籍于《楚宫

行》看“章华宫中九月时,桂花半落红橘垂”。荷花、
菱角、丹橘……是美丽富庶、明丽温暖的江陵水乡,
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鲜而魅力无穷的世界。

唐人于江陵,登高泛舟,把所见之景,通过诗意

的语言描绘出来,而“白鱼”“朱橘”“芰荷”等意象,不
仅仅是所描景色之丰美,它们的排列组合,亦是这座

城市特有的农业文明,人文风貌,带给人的是一种轻

盈宛妙的灵动情趣,以及妩丽的美。江陵于唐人笔

下所展现的风致,即风韵与风味,是通过歌声、水流、
朱橘、芰荷……所带来的清婉之美。可见,每一座城

市,都有自己的专属名片,都会以其独特的意蕴,延
绵久远。

江陵的书写通过特定的物质存在表现出来,还
原了当时城市风貌。江陵水乡的生活是平和温柔且

富庶安康的,但如果没有抽象的提炼,仅仅只能作为

江陵城市意象的外在物质化表现,很难从真正意义

上塑造出属于江陵的城市符号。再者,“江水白鱼”
“朱橘芰荷”“烟雨云梦”作为江陵城市符号,实际上

涉及到自然风物方面颇多,其间虽也反映一些农桑

渔业文明,但还不足以完全代表江陵的地方特色。
正如人们说起北京就会想到天安门,说起西藏就会

想到布达拉宫,江陵也应有其专属的一些地方意象,
因此还需发掘更多江陵历史文化方面的书写内容。

  三、历史文化意象:雄都贤才

唐代诗人写下了许多关于江陵的怀古诗,他们

或咏雄都之壮丽,或感叹世事之变迁,或敬屈原之高

洁,或赞宋玉之才华。在唐人的描绘中,这座城市除

了自然之美,物产丰饶之外,还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底蕴。
(一)雄都壮丽,世事变迁

李百药于《郢城怀古》讲述楚国历代王公如何在

此地设防镇守,回忆当时楚国疆域之辽阔。一句“长
策挫吴豕,雄图竞周鹿”,既道出楚将之忠心为国,聪
明才智,又表明了“楚子问鼎于天”,与周天子争夺天

下政治权的态势。“大蒐云梦掩,壮观章华筑”,极言

楚国当时之繁盛;但“人世更盛衰,吉凶良倚伏”,楚
怀王贪而信张仪,放逐忠臣屈原,酿成“莫救夷陵火,
无复秦庭哭”的悲剧。一句“钓渚故池平,神台层宇

覆”,点明楚国古迹全被夷为平地,山河已非旧貌,楚
先王的岁时祭祀也不复举行。作者在诗中紧密追随

鲍照《芜城赋》的结构,不过鲍照将衰败与繁荣时期

的骄奢相联系,李百药却更关心不可避免的盛衰模

式:“运圮属驰驱,时屯恣敲朴。”这是抽象观念、引喻

及命运决战幻象的有力结合,用《易经》的卦名“屯”
来解释郢城的衰败,从历史的角度,把楚国上下四百

多年的历史用诗的语言表现出来,风格沉郁,气韵深

沉,具有史诗般的气质。
唐人于江陵颇爱溯源。杜甫以“西北高楼雄楚

都”(《又作此奉王》)、“雄都元壮丽”(《江陵望幸》)形
容楚都之雄伟。元稹写《楚歌》,直言楚国的内乱战

斗,纷乱不止。张九龄《登古阳云台》念“楚国兹故

都,兰台有余址”,而如今“蔓草今如积,朝云为谁起”
的原因在于楚襄王荒淫于女色,沉迷于狩猎,不理国

事。崔道融以《咏楚怀王》,批判君主昏聩愚笨。张

籍作《楚宫行》,指责君王荒淫无道,沉迷酒色。刘禹

锡于《荆州道怀古》叹“南国山川旧帝畿,宋台梁馆尚

依稀”,南北朝时的宋台、梁馆也呈一片空旷寂寥的

景象。杜甫在《公安县怀古》言“野旷吕蒙营,江深刘

备城”。江陵为著名的三国征战故地,因此有“闻听

三国事,每欲到荆州”的说法。
大多数唐人或因贬谪,或因战火,或因仕途不顺

游历至江陵,寻找出路。他们咏怀古迹,一则描绘风

土文化,二则抒己愤懑。唐人置身江陵,回顾这座曾

经的古都,联想自身的摇曳命运,终于在这个温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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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失落于深深的梦。
(二)惟楚有才,人杰地灵

江陵作为中国宰相第一城,素来有“文化之邦”
的美称。唐代诗人也常赋诗敬屈原之高洁,赞宋玉

之才华,叹樊姬之贤良。
崔涂作《屈原庙》:“谗胜祸难防,沉魂信可伤。

本图安楚国,不是怨怀王。庙古碑无字,洲晴蕙有

香。独醒人尚少,谁与奠椒浆。”屈原言“世人皆醉,
唯我独醒”,其沉魂汨罗江,故大夫庙碑虽无字可传,
但他如香草般的芳名亦流传千古。李商隐写《宋玉》
“何事荆台百万家,惟教宋玉擅才华。楚辞已不饶唐

勒,《风赋》何曾让景差”,极言宋玉富于才华,而唐

勒、景差所作自是不如宋玉之文章。杜甫也言“曾闻

宋玉宅,每欲到荆州”(《送李功曹之荆州充郑侍御判

官重赠》)。可见宋玉于唐人心中,其地位亦可代指

江陵。张说作《登九里台题樊姬》称:“楚国所以霸,
樊姬有力焉。不怀沈君禄,谁进叔敖贤。”樊姬之贤

良有德向来为人所称道,因此刘禹锡于《纪南歌》中
言“天寒多猎骑,走上樊姬墓”,猎者兴会淋漓之余,
也不觉要前去凭吊一下曾经劝谏楚庄王罢猎、用贤、
理朝的贤妃。

楚国,又称作荆、荆楚,作为中国历史上春秋战

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盛产人才。当时道家思想盛

行,楚国民风开放,自然思想十分活跃,又加上楚国

之地人杰地灵,有许多能人异士不仅才思敏捷,而且

见识卓越,但是他们很多人在楚国却没有一展宏图

的机会。当时的楚国是由旧时的贵族把持朝纲,导
致他们无法受到重用和赏识,故而唐人联想自身坎

坷仕途,便更能心有体会。
仅从唐人诗中的描绘来看,江陵就以其古老但

不乏苍劲的形象留给人无限深思。长长的古城墙述

说悠久的历史,临江的曲江楼见证着城市的变迁,城
外的龙山倾听过无数祈祷求福。阳春台与白雪楼、
宋玉宅与樊姬墓等唐人笔下的典型意象,是书写江

陵特定的城市文化符号,也反映出这座城市浓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

  四、特色风俗意象:好巫之风

荆楚好巫崇鬼,据《隋书》载:“荆州率敬鬼,尤重

祭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2](P609)

虽然这种浪漫情怀在唐诗中并不多见,这一方面可

能与唐朝佛教盛行有关,佛家相信人死归于无,还可

能因唐人多外来至此,受中原文化影响,对楚地的巫

祭之风了解甚少,但于唐人悼念屈原、感慨宋玉的诗

歌中,也能有所发现。
李商隐作《楚厉》(也称《楚宫》)吟咏屈原:“湘波

如泪色漻漻,楚厉迷魂逐恨遥。”鬼无依则为厉,而屈

原因迷魂无依化为楚厉随波逝去,无迹可寻。“枫树

夜猿愁自断”,此句典出《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

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九歌·山鬼》中也有“猿
啾啾兮狖夜鸣”,意在表明屈原的亡魂可以目睹春

枫,耳闻猿鸣,并因此自感悲愁欲绝。“女萝山鬼语

相邀”亦典出《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

荔兮带女萝。”此山鬼亦为女神,而屈原悲愁的迷魂

只有山鬼才能传语相邀。李商隐诗是对楚地巫祭风

俗此种浪漫情怀的一种反映。张九龄《登古阳云台》
言“传闻襄王世,仍立巫山祀”,吴融《宋玉宅》中也提

到“已怀湘浦招魂事”,都是关于江陵巫祭文化的记

载,亦是江陵城市书写的又一特色文化符号。
荆楚这种好巫的特色还表现在乐舞方面。自商

周以来,楚国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辞章句补注》
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
祠,一 作 祀。…… 其 祠 必 作 歌 乐 鼓 舞,以 乐 诸

神。”[7](P55)巫舞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舞蹈,在楚国一

直长盛不衰。屈原笔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动地反

映了巫舞的各个方面。
江陵作为古都,有其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唐

诗中关于江陵这座城市的书写,虽涵盖面较广,但还

远远不够。如同胡晓明《江南诗学》将江南的“地方”
视为一种观念一样,江陵“地方”,亦可以成为一种观

念,成为一种带着情感与记忆的思想,一种富于文化

意味的诗学。
唐诗中的江陵书写,是诗人的审美意识通过文

字符号所演化的外在形式,而潜藏于这些符号背后

的内涵,正是我们所要探究的唐代诗人笔下的江陵

地方特色,以及隐含其间的历史意蕴。

  五、结语

讨论唐诗中的江陵书写,从诗学角度出发,意在

探究唐代的江陵地域风貌、人文特色、历史文化。从

自然景观———傍水依山,到农业文明———鱼橘芰荷,
再到历史文化———雄都贤才,至特色风俗———好巫

之风。江陵以其山山水水,滋养了江陵风物:白鱼肥

美、朱橘飘香、芰荷满塘……在带给人美丽富庶、明
丽温暖之感的同时,也孕育了极富特色的荆楚文化,
特色风俗。

如刘师培所言:“楚国之壤北有江汉,南有潇湘,
地为泽国,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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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故所

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8](P102)唐代江陵以其

幽奇秀丽的自然景色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吸引了

大批诗人,一些诗人得益于唐代繁荣的经济和江陵

发达的交通,来到这里挥毫吟唱,寄托自己的热血抱

负,更多的诗人则因多种原因被贬官、流放、避乱而

过道或羁留荆州,因而抒发心中的愤懑之情;然而,
不论是主动寓居还是被迫滞留,他们的到来,既为江

陵文学添上了华丽篇章,也为了解江陵书写留下了

宝贵的财富。
在追溯江陵地方特色的过程中,唐人诗意的描

绘还填补了很多人文地理学、历史学不曾有的情怀

空白,这对于保存和发扬地方文脉,凸显地方文化特

色,加强地方认同感与归属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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